
三天三夜。

，街上空无一人，连往日昼伏夜行的野猫也不知躲到夜深

哪里去了。

只有雨还在密密麻麻地下着，空气里都是雨的声音。到今天

这场雨已下

整整一跟往常一样，今天出来打更的时候，王东给自己灌

壶五文钱的烧刀子酒。每次只要酒精充满在血液里，他就不会觉

得冷，也不会觉得心里空得发慌。

效果，蓑衣然而这场没完没了的雨，却让烧刀子酒也失去

斗笠能把密得像针的雨水挡在身外，却挡不住潮气钻进他的骨头

和心里。对这样的日子，他真的有些烦

更夫王东在镇子里已经打了十二年更。十二年，四千多个夜

晚，一个方圆不过两三里的小镇，把他的一头黑发熬成了灰发。

手上的梆子和铜锣，让他慢慢量出了时间的长度和无奈。他觉得

自己活得就像每天都要面对的黑夜一样空洞。

最近本地有些不太平，到处都在传说有个凶恶的杀人狂魔已

经潜入扬州府地界。所到之处，血光飞溅。

刚听到这消息时，王东还曾心中一凛，晚上出来打更时难免

有些惴惴不安。

然而今天晚上王东想通了，比起这一天一天周而复始的日

。



的地 溅起

子，遭遇杀人狂魔反倒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么样的这个魔头，自己能有些东默默盘算着，如果遇

英勇表现。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脚步不免轻快起来，在积水

大片大片的水沫。

忽然，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呻吟声，像牛吟般沙哑而悠长。

王东的心脏抽紧 ，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兴奋。

他一步一步顺着声音的的方 向走去，烧刀子酒因为突如其来

的刺激，一下子发作出来。他的身子晃得很厉害，路面和房子都

像水做的一样，波动不已。

门紧紧地

声音是从本镇首富乔员外的房子里传出来的。乔员外是个刚

刚告老还乡的京官，因为本地人在他眼里都是些不能打交道的土

包子，所以即使在大白天，他都会把那两扇包铁的大

关起来。“乔门深似海”，本镇的土秀才们都喜欢这样评价乔老爷

的大宅子。

然而现在，乔家大院的门却是敞开的。

王东在门口微微迟疑了片刻，然后才跨过那条足有一尺半高

的大门坎。

黑漆漆的地面。王东看见雨水汇成的水流里渗着灯笼照亮

一些鲜艳的血迹。

向望去，只见大厅他不由得屏住呼吸，朝着血水漂过来的方

，似的屋檐下歪歪扭扭地躺着几具尸体。呻吟声也比刚才更近

乎就在大厅里面。

还没有走进大厅，王东就已开始呕吐。烧刀子酒被吐了个干

干净净，连胃里的苦水也差不多快吐完了。现在他情愿像过去十



十多个人倒在老老少少 地

二年那样平庸地活着，也不愿看见眼前的这一幕。

乔家大院里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王东清清楚楚地看见，

，他们的肠子和五脏，都已经被

掏空，还被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码放起来。每个死者的脸都扭曲

的青筋和肌肉几乎快要撑破了整张脸

裤

成了一些奇怪的形状，脸

皮。

么时候，

王东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他现在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怎

样从这里逃开。然而他的腿却一点也不听使唤，不知

也已经湿透

东开始闭着眼睛没头苍好不容易，才重新恢复了点力气。

蝇似的一阵猛冲，但没跑几步，腿肚子就又开始打颤了。他听到

刚才牛吟一样的呻吟声不仅没有远离，而且还越来越近。睁开眼，

才发现慌不择路之下，他竟跑进了乔家大院的中堂里面

手和脚都已被斩落，贴近他的躯干摆放着，让他

王东抬眼望去。有个浑身是血的人正倚在大厅的柱子上。这

个人捕快打

线的木偶。捕快的目光呆滞，像一枚钉子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断

一样钉在了王东的脸上，嘴里木然而断续地吐出了几个字：

“谢⋯⋯三⋯⋯”

雨下得更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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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另 头 的 间 子

静悄悄的，所有人都已入睡，只有陈老

几百里外的京城临安也在下雨。

陈六陈老爷子的家

爷子的儿子例外。

还是无力地睁着，耳朵里全是浙浙沥沥的雨声。

这个雨夜对陈溪桥来说，注定又会是个不眠之夜。他的眼睛

此刻宽阔

诡异的气氛。而空旷，好像充溢

无穷无尽地生长出

虽然已经十七岁，陈溪桥还是不敢独睡，特别是在下雨天。

那些阴湿的空气，总会让恐惧从他的毛孔

来。

成

陈溪桥本就苍白的脸现在更加苍白，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粗

重，他的手掌下意识地 拳头，里面已满是冰凉的汗液

决心，从床上爬起，推开厢又坚持了一会，陈溪桥终于下

房门，跑了出去。门外是一片有屋檐的走廊，长而曲折，绵延向

前。

沿着走廊一阵疾行，陈溪桥跑到

”

前。陈溪桥站在屋外，拼命地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谁

讨好地说。“姐姐，是我。”陈溪桥

打开了。门后是一张美艳动人的脸庞。



？”紫荷还是一脸的不屑，冷冷

下来 好像看到了救星一般。陈溪桥的呼吸平缓

去比陈溪桥大几岁，大概开门的女人看 十多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淡绿色的睡衣。面若冰霜，对陈溪桥好像爱理不理，但

是谁都看得出她的冷淡只是装出来的。

的任务就是专门照顾这个比自己小

十二岁那年，紫荷就进了陈府。因为陈夫人死得早，所以她

七岁的小少爷。最初的几年

住处。但是有时候少爷还是会在长大

里，每天晚上她都和少爷躺在一张床上，哄着他睡觉。现在少爷

，老爷就另外给她安排

晚上偷偷地跑到她的房间里来。

晚上，少爷却只是白天的时候，少爷天不怕地不怕，但到

一个胆小怕黑的大男孩。

她一个人。

全世界只有她知道少爷的这一面。所以她常常认为这个大男

孩其实只属

紫荷的被子。陈溪桥转身将门关上，然后走到床前，钻进

“怎么，一个人睡又害怕

地问，连看都不看陈溪桥一眼。

“雨下得让人心烦。”刚才还一脸苍白的陈溪桥现在的脸色终

于红润了一些。

“怕就是怕，有什么好心烦的？

陈溪桥不搭话，被子下面的手却变得很不老实，在紫荷丰

臀，

的身体上抚摸起来。细滑的皮肤，挺立的双峰，纤细的蜂腰，隆

起的 长的双腿。因为陈溪桥的抚摸，紫荷浑身上下不由

微微颤动了起来。

“别动手动脚，不然我叫老爷了。”虽然身子快要被融化了，



，看你们这些人

但嘴上，紫荷却不肯让步。

“谁都喜欢拿老头子来压我，哪天他翘掉

怎么巴结我？”陈溪桥一脸坏笑，手动得更厉害

，两只手停下

这时屋外刮起了风，门窗摇动，发出难听的吱嘎之声。

陈溪桥打了一个寒 原来的动作，紧紧地抱

紫荷的胸前。住了身边的紫荷。像个受惊的孩子，将头埋在

紫荷无奈地摇了摇头，任由陈溪桥抱住自己。她用手轻轻地

抚摸着陈溪桥柔软的头发，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

。



么都不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亮了。雨却还在继续下着。

一大早，陈府门 就来了一辆马车。马、马车和马车夫的身

上都沾着泥浆。看得出，马车整整赶了一晚的夜路，是从很远的

地方过来的。如果不是事出紧急，没有人会选择在雨夜赶路。

马车一停下，一个师爷打扮的人就从车里走

的灰尘。然后

下来。师爷看

上去很疲惫，但是脸上依然保持着优雅的神情，他小心翼翼地撑

开了手上拿着的油纸伞，还认认真真地掸了掸身

才走上了陈府的台阶，开始敲门。

陈府的门打开了，一个家人探出头来。两人比划着说了一些

什么。师爷转身，撑着油纸伞转而向远处的大街走去。

师爷终于来到了一家名叫“茗仙居”的茶馆门口，并没有进

去，只是探头向里面张望了片刻，然后走到了茶馆对面的屋檐下，

收起雨伞，边躲雨边在等待着什么。

茶馆是一个聊天的好地方，茗仙居像所有的茶馆一样充满

鼎沸的人声，馆子里所有人都在眉飞色舞，惟独一个人没在说话。

这是个沉默精瘦的老人，相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像是哪个大户

人家里有点地位的老家人。除了桌上的茶点，他好像对

感兴趣，只是低着头，一口一口就着茶水吞咽食物。只有在喝

和

吃点心的间隙，他的目光才会不经意地扫过整个大堂。

然而这不经意的目光却像匕首一样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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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的项右使进行私

只有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捕圣”陈六才总算有了一点总

捕衙门第一高手的样子。

“深不过老陈，狠不过小谢。”江湖上的黑白两道都这样评价

陈六和谢三。作为捕快行中的两大顶尖高手之一，陈六一向都让

人觉得深不可测。

现在，陈六表面上好像只是在专心地喝茶吃点心，但事实上

他却是在听人说话。几百尺的大堂里，没有一种声音不曾被陈老

爷子收进自己的耳朵里面：靠南窗第三个桌子坐着的是两个金国

来的参客，他们正在和丰其堂的张老板在讨价还价；西墙右手第

二个桌子上的三个人是芜湖威风镖局的趟子手，为安全地走完了

这次镖而弹额相庆；北窗第六个桌子上坐着吏部王侍郎和户部李

尚书的幕僚，正在替他们主人为联合弹

底下的接触；中间第二列第三个桌子坐着茗仙居的常客，京城第

一大帮青龙会神剑堂的堂主和他的手下，正在谈论着和铁灵帮争

地盘的事情；而中间第三列第五个桌子，今天早上已经换了七拨

客人，表面他们是当铺的朝奉、江湖上的豪客、青楼的名妓、铁

匠铺的学徒，但实际上他们都是陈六的线人，通过和同伴的聊天，

他们把陈六需要的情报偷偷地传递了过去。陈六一直都认为，茶

馆是一个收集情报的好地方，许多不经意的闲聊中往往包含着许

多有用的信息，同时这也是一个和线人接头的好地方。

所以人人都以为陈老爷子天天早上到茗仙居去，是因为他有

喝早茶的嗜好，但实际上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每个人的成功都不

是毫无理由的。同样，陈六能坐上捕快行的第一把交椅，也是因

为他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今天要来的线人们都已经走了，陈六也早就注意到对面屋檐



，没打伞，慢慢地在雨中走着。

尽 杯

下那个师爷打扮的人，他知道师爷打扮的人正在等自己。

但陈六并不着急，他知道自己值得那师爷等待。他拿起桌上

碟子里最后一块茶点，放进嘴里慢条斯理地嚼着，然后慢慢地喝

的茶水，才轻轻地放 几个铜钱在桌上，转身离座而去。

师爷打扮的人还在对面屋檐下等着。

陈六从茶馆里出来

师爷打扮的人连忙紧赶几步，打开油纸伞，替陈六挡雨。

陈六踩着大步慢慢地在前面走，师爷打扮的人打着伞在后面

急促地跟。雨滴打在了他未被遮挡的肩上。

陈六沉默不语地走着，没有问师爷的来意，好像已经知道了

似的。

师爷打扮的人也沉默不语地跟着，也并不打算告诉陈六自己

是谁，好像知道陈六应该知道他是谁似的。

只有雨还在浙浙沥沥地响着。

“你是王知府的快到陈府门口的时候，陈六才终于开

幕僚？”

？”

“是。”师爷微微侧了侧身。

“铁眼神鹰死

“是。谢三另外还杀了十九个捕快。

“你们那儿一定跟这儿一样也在下雨吧？”陈六有些忧郁地

看了看眼前的毛毛细雨。

“是。已经下了三天。”

“你去告诉王知府，等这场雨停了，我就上扬州去赏菊花。”

“好的，我们一定恭候陈总捕头大驾光临。”师爷如释重负，

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么还有

雨终于停了。藏了好几天的阳光又忽拉拉地从天 掉 下

来，把每个角落都照出 副明媚的姿态

去做

花园的泥地虽还有些潮湿，但清爽的

的缝隙中透

想把时间浪费在 么大狂风剑法 所以他临时改变

好的功课，找了把躺椅，舒舒服服地躺下来，边哼

边晒起了太阳。

他不明白

，除

如果能够选择，陈溪桥情愿自已不是陈六的儿

为什么在他来人世前，他的人生就已经被安排好

，放松下排个毛孔，让

个捕快，便别无选择。

想得烦了，他便闭 阳光和空气

花园。

不声不响地钻进自己的身体里面。

这时陈六已经悄悄地走进

自从答应了王知府要去对付谢三，他就有不祥的预感，也许

这次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谁都知道谢三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这个世界

人能让陈六觉得心里没底，那一定就是谢三。

收集他们的情报，陈六用了整整三年时

近十年来，江湖上手段最辣心计最深武功最高的凶徒就是所

谓的“十二恶神”，为

味已经从小草和苔

出来，这么好的天，这么好的气息，陈溪桥实在不

陈六安排

小调，



个人的力量就全部捉拿间，仅凭着 这“十二恶

绳之以法。但是，谢三只用了

间，死

恶神”

很多的线人。按计划，陈六本以为，大概还要再用三年

时间，才能把这“十

三个月的时

神”。

。所以他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陈六就一下子觉得自己老

打定主意，要向刑部告老，将总捕之位让给谢三。

但在那之后，谢三却忽然疯

出去，自己也成了比“十二恶神”更加凶恶的

四川唐门的叛徒纤手毒观音的

。把亲手抓来的“十 二恶神”

全部从天牢里放

杀人狂魔。

谢三虽然疯了，却变得比他不疯的时候更加深不可测。在

“十二恶神”身上，陈六还能找到他们的破绽和线索，但是陈六

却找不到谢三的破绽。谢三在做下这些案子的时候，既没有动机，

也没有一贯的思路。或者说，他的动机和思路就是去做别人永远

也破不了的案子，去成为别人永远也抓不到的罪犯。

谢三未疯之前，他曾经这样告诉过陈六，捕快行当对他而言

就像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一门高深的艺术。陈六知道，现在谢三一定把杀人也当成

所以他才能无所不用其极，而毫无牵挂。

但陈六却有太多牵挂。现在，他在世界上最大的牵挂就是儿

子。直到四十岁那年，二十八岁的陈夫人才为他生下了这个儿子。

十二年前，陈夫人为了帮他，遭

暗算。夫人惨死后，陈六就没有再娶过。儿子他在世上惟一的亲

人。

也许是平时太娇惯他了，这个被宠坏的孩子虽然已经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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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偷懒子

惨

旷古绝今

岁，却并不明白 还有责任

，陈六没有做声，只是目光忧郁地望

果然，就像他预料的那样，

默默地站在躺椅

子。

子一直就是这副永远长不大的如果能够选择，陈六也愿意

样子

的儿子，也是名捕陈家硕果仅存的传但是，这既是他惟

已经整整第九代了人。这个传奇的名捕世家传到陈六手

年，代家族里都会出几个在江湖上声名显赫功绩累累的名捕。

禄。但为了这份荣誉，陈家也付出

为了褒扬他们，真宗皇帝特赐陈家块“名捕世家”的金匾，还

颁了一份三品官的世袭

寡”，这是江湖痛的代价。“九代名捕，一门 人对名捕陈家的

百评价。陈家成名一百五十年，但是陈家的子弟却死 个 。到

陈六这一代，他本来还有五个兄弟，但是这五个兄弟未及壮年，

便在缉凶的过程中，惨死在敌人手下。

五十年前，江湖上最有名的少年英雄本是陈六的大哥陈空

水，早在十六岁那年，他便以一招“狂风未到

下第一快剑之称的采花大盗岳奉先诛于剑下。十

以一招“秋风秋雨愁煞人”破

顶的剑保”阵，一举歼灭

同仇敌

神曾不悔都不得不承认，当世用剑的高手已无人能出陈空水之

右。然而天妒英才，陈空水和他的剑成为江湖黑道 的公

十大帮会为敌，以至于素来不和的黑道 陈空水而结盟，出资

罗，制成三十万两黄金，找到了天竺国第一巧手摩

太

先落”，将有天

七岁那年，他又

黑道第一大帮恶人会的

恶人会的总舵。以至于连一向眼高



，名捕陈家

弱

了。

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

本来，报仇的重任是应该落在十七岁的老二陈空风肩上的，

但是陈空风却偏偏是一个整天拖鼻涕流口水的傻子。三岁那年一

场风寒，让陈空风烧坏脑子，从此变成

白痴。

“十年之内，江湖名人榜绝不会再有陈家的人

家道中落已成定局。”武林三大史家之一、号称江湖上消息第一

灵通的万神通这样评价陈空水之死对陈家的打击。

但是仅仅用了三年时间，陈家就又出了一个名动江湖的名

捕。不仅出了名捕，而且还把黑道二十大帮派组成的黑道盟也给

瓦解了。

而元气大伤，至少二十年内不能

足智多谋陈空风，多年以后，人们都喜欢这样评价那个人人

以为是白痴的陈空风。因为他几乎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让黑道

二十大帮会因为借二连三的内

茫海里暗算 陈空水。那一年，陈空水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一根顶梁柱，江湖上人人都陈空水的死让名捕陈家从此折

以为，陈家要报此仇，至少要再等十年。五年前，陈空水的父亲

陈老捕头在名动天下的“

双魔诛于铁掌之下，但是陈老捕头自己也为此付出

魔”之役中，把江湖上最扎手的天地

代 价 脊 椎

尽断，武功全失，所以陈空水才会未及弱冠，便开始替陈家在江

湖上继续撑起门面。

但是，陈空水死后，陈家就真的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弱的

。报仇只能指望十二岁的老三和十一岁的老四长大后再说

的暗器之王孔雀翎，还动用了十六名绝世高手，才在冥界门的迷



那个天天拖着鼻涕的陈空风

破

但这样

再形成自己的势力。

当然，这个陈空风不是陈府

真正的陈空风早就被送出 陈府，在个秘密基地接受训练，然

后作为卧底，被派到了控制江南地区黑道生意的金钱帮

深沉，各级衙门曾向他身边派出过十八批卧底，

金钱帮的帮主钱浅践号称天下第一聪明人，为人多疑，心机

最后都被他识

。 二 家 黑 帮 结 盟 ， 出 资 采 购 孔 雀 翎 ， 就 是 他 的 杰 作 。

另一个聪明人的一个聪明人却折在

义

。他不仅没

有看出陈空风是衙门派来的卧底，而且还把陈空风收为

之位传给他。准备在百年之后把金钱帮帮

年时间里，连因为过十信任陈空风，聪明人钱浅践在短短

，还引出十大恶招，不仅把自己一手组合起来的黑道盟给解散

起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黑帮大战。

直到受了重伤的钱浅践被陈空风一剑刺死的时候，他都不相

信这个自己信任有加的小伙子竟是名捕陈家的老

但还多情自古空余恨，聪明人陈空风虽然能够智破黑道

是躲不过一个情字。

一批死于黑帮大战的江湖人物的子弟，结

钱浅践死后，他的女儿、江湖第一美人也是陈空风一生最爱

的女人钱阑珊，纠集

成了灭风仇党，向陈空风寻仇。

。最后两人相约在华山之巅见面，夜缠绵之

爱如潮水，仇深似海。陈空风和钱阑珊在情仇之间苦苦争斗

五年，终于厌倦

后，相拥跳下了舍身崖。当人们找到他们时，已经无法再将他们

分开。

。



恶的罪犯都会

的打击。不过幸陈空风的死，对名捕陈家来说是又一个沉

亏陈家的老三陈空愁和老四陈空恨，也已经长大

上闯出

，并且在江湖

自己的名头。所以，名捕陈家依然是江湖最有影响力的

世家之一。

三年时

“离愁别恨，一笔勾销。”陈空愁的离愁笔和陈空恨的别恨钩

，便让武林的另一位史家女太史周罗衣将之加入只用

了武林十大兵器谱之列。

一时间，只要离愁笔和别恨钩所到之处，再

逃得无影无踪。

，让这两个骄傲的少年人开始大意也许是成功来得太容易

起来，结果没在惊涛骇浪里出事，却在阴沟里翻了船。

在水泊梁山十里坡的一家小酒馆里，兄弟俩被个不懂武功

的小毛贼用一味最简单的蒙汗药麻翻在地，冤死在一把一点也不

锋利的朴刀之下。

噩耗传来时，躺在床上的陈老捕头当场呕血三升，气闭而

亡。

但是，陈家的噩运并没有就此到头。江湖黑道为了防止陈家

东山再起，不惜买凶作案，将只有十一岁的陈空云击杀在集市上。

陈家的男丁只剩下了一个文弱书生陈空烟。

因为自幼体弱多病，再加上陈空烟对诗文一道有特别的兴

趣。所以当年陈老捕头决定给陈家老五破一次例，让他去习文。

事实证明，陈老捕头的决定是正确的。十四岁那年，陈空烟

就在全省的乡试中，中了解元。所有见过陈空烟诗文的大儒们，

都一致认定他是个状元之才。



陈空烟的面前妇跪在

但是就在陈空烟准备参加会试前

陈老捕头的夫人赵老太君带着一门寡人带了回来在尸体面前，

陈空烟在十七岁那年

就在那一刻，

科状元，而只能像他的父兄们样做一个捕快。

能去成为 当朝的恩陈空烟忽然明白自己已不

始弃文从武。他特意给自己改 一个

名字，叫陈六。因为他想不断地告诉自己，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

活着的，他是同时为六个人而活，名捕陈家的一门荣辱从此都要

他一人承担 。有的人生来就要为别人而活着。

所以，现在，儿子的命运既不是儿子自己能决定的，也不是

他这个做父亲的能决定的。

但是，直到现在，儿子还不能意识到这点所以陈六很担

下去，脸上的悠然自得一下子僵住了。

？”陈溪桥试探着问了一句，希望能听到

时辰太

去向，嘴

半个

阳，此刻他原来心中的烦恼早已不知 的小调哼得越

发悠然自得。他甚至开始让眼睛微微张开，迎着热辣辣的阳光而

去，让眼前的世界看上去就像个金光闪闪的世界。

然而这金光闪闪的世界不知为何，总有个阴影飘移不定，陈

溪桥的心突然沉

“爹⋯⋯您来

个意料之外的声音。

。”

然而意外没有发生，他听到的正是陈六一贯不温不火的声

音：“有一会儿

心，家族的几世英名会葬送在他手里。

陈溪桥并未察觉父亲已经站在他的身后。晒

天，六弟陈空云的尸体被



陈溪桥低着头，眼珠子骨碌碌地转

知道自己使再多的小

会，突然有些丧气，

心眼，也终究瞒不过这个精明的老爷子，所

躺椅以索性破罐子破摔，把本来微微抬起的屁股又实实地落在

上。“再躺一会儿，我就去练剑。”陈溪桥赌气地说。

“这几天我要出门去 。”陈六没有发火，只淡淡地说。

了。”

陈溪桥一愣，不知道老爷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冷

静。但脸上，他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大咧咧地应着“哦，

那您老小心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

吗？”陈溪桥讥“我有的选择吗？不是您早就给我安排好

诮地说，希望把陈六激怒了。

口气后，他便向花陈六却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唉。”叹

园外面走去，好像已不愿再理会陈溪桥。

陈溪桥开始更加大声地哼起小调，一边哼，一边还不断瞟着

陈六。

陈六没有任何反应，标枪一样挺拔的背影不知何时竟有些落

寞之极的委顿。

他的心头。

等陈六出了花园，陈溪桥猛地从躺椅上跳了起来。他走到院

子门口，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陈六的背影，不明白老爷子今天为何

如此怪异，一丝不安慢慢地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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